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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文献考证法，对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苜蓿名称与名实、苜蓿引种与种植分布、种植管理与利用等进行

了考证。结果表明，自张骞通西域汉使引入苜蓿，其初名的文字不是现在“苜蓿”写法，而是“苜蓿”的同音异字或异

音异字，汉使引入的苜蓿即为紫花苜蓿（犕犲犱犻犮犪犵狅狊犪狋犻狏犪）。汉武帝命人在离宫别观旁种植苜蓿获得成功，后苜蓿

传至民间，乃至遍于关中，进而在宁夏、甘肃乃至青海东部、内蒙古西部和新疆及黄河中下游等北方地区广为种植。

东汉崔萛提出的苜蓿播种期和刈割期，为我国最早的苜蓿种植技术，到北魏贾思勰系统总结了水地、旱地苜蓿的种

植管理及利用技术，为我国苜蓿的种植奠定了基础。在汉代，为了加强苜蓿的种植，还专门设置了苜蓿苑，用于苜

蓿种植，并有专人负责。苜蓿除用于饲草外，在早春幼嫩时还可蔬食，并作为观赏植物常常被种在皇家园林中。从

一些出土文物可知，苜蓿早在汉代就已成为商品在进行交易，征收苜蓿草是国家的大事，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种植

的苜蓿为紫花苜蓿。汉代苜蓿的引进不仅丰富了我国农产物，而且来源记载清晰准确，是我国对世界苜蓿栽培史

的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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苜蓿（犕犲犱犻犮犪犵狅狊犪狋犻狏犪）不仅是我国古老的栽培作物之一，而且也是最早的栽培牧草
［１２］。在古代，我国苜蓿

生产水平曾居世界前列，为世界苜蓿的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３４］。自张骞通西域，汉使将苜蓿引进中原种植，开创

了我国苜蓿种植的新纪元［１，５６］。两汉魏晋南北朝（公元前２０６－公元５８９年）是我国农业发展的重要时期
［３］。在

农业大开发、大发展的汉代，苜蓿种植亦得到快速发展［３］，在已出土的两汉魏晋南北朝的文书和许多典籍中都有

种植苜蓿的记载。司马迁［５］《史记·大宛传》、班固［６］《汉书·西域传》记述了苜蓿的由来与种植；崔萛［７］《四民月

令》和贾思勰［８］《齐民要术·种苜蓿》记述了苜蓿的种植技术，《四民月令》记述的苜蓿分期播种技术，《齐民要术·

种苜蓿》总结的水地、旱地苜蓿种植、管理、利用等方面的技术仍沿用至今。这些典籍为研究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

的苜蓿种植状况提供了宝贵的资料。长期以来，关于古代苜蓿的研究成果已积累了不少，孙启忠等［１２，９１３］研究考

证了汉代苜蓿的引入者、引入时间及张骞与汉代苜蓿引入我国的关系，乃至我国古代苜蓿植物学和近代苜蓿生物

学与种植技术；郭建新等［１４］研究了苜蓿在我国的传播历程，并对苜蓿的渊源进行了考察分析；邓启刚等［１５］、范延

臣等［１６］从农业技术的本土化方面阐述了我国古代苜蓿的起源、引种与传播。本研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重点

对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苜蓿的名称与名实、苜蓿的种植分布、种植管理与利用技术等研究进行考述，以探讨两千

多年前我国苜蓿种植初期的发展历程与种植技术与状况，对今天的苜蓿种植与产业发展具有积极的借鉴作用。

１　文献源

研究材料主要以记载苜蓿引种、种植管理与利用的相关典籍为基础（表１），应用植物考据学原理
［２，９１０］，以通

过资料收集整理、排比剪裁和爬梳剔抉，查证历史典籍文献记载，结合近现代研究成果，进行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

苜蓿耕作种植、种植管理与利用的考证。

２　苜蓿的初名及其名实

２．１　苜蓿的初名

“苜蓿”的称谓源于引入地域的大宛语ｂｕｘｓｕｘ或伊朗语的ｂｕｋｓｕｋ的音译名称
［２４］。在苜蓿引入我国初期的

两汉魏晋南北朝，人们利用谐音或形态意会手段命名，就出现了多个与现在的“苜蓿”同音异字，如目宿、牧宿、艹牧

蓿，或异音异字的名字，如怀风、光风和连枝草等（表２）。现在的“苜蓿”是在这些异名的基础上，在唐代出现并固

定下来沿用至今［１，２５］。

２．２　苜蓿名实的认定

对我国古代苜蓿名实的认定目前还存在一定的分歧［２］。缪启愉［２６］在《四民月令辑释》明确指出，“牧宿”即

“苜蓿”，其所指就是紫花苜蓿（犕犲犱犻犮犪犵狅狊犪狋犻狏犪），不是南苜蓿（犕犲犱犻犮犪犵狅犺犻狊狆犻犱犪）。在缪启愉
［２７］《齐民要术校

释》中进一步指出，苜蓿为古大宛语ｂｕｘｓｕｘ的音译，有紫花和黄花二种，但此处（《齐民要术》）指紫花苜蓿

（犕犲犱犻犮犪犵狅狊犪狋犻狏犪），即张骞出使西域所引进者，古代所称苜蓿专指紫花苜蓿。夏纬瑛
［２８］指出，郭璞《尔雅注

疏》［１９］云，“今谓牛芸草为黄花，花黄，叶似艹牧蓿。”艹牧蓿即苜蓿。这个叶似苜蓿的牛芸草，开黄花，正是今天的草木

樨属（犕犲犾犻犾狅狋狌ｓ）植物。夏纬瑛
［２８］进一步指出，郭璞《尔雅注疏》［１９］中的艹牧蓿指的是紫花苜蓿（犕犲犱犻犮犪犵狅狊犪狋犻狏犪）。

６８１ ＡＣＴＡＰＲＡＴＡＣＵＬＴＵＲＡＥ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７） Ｖｏｌ．２６，Ｎｏ．１１



１９０７年日本的植物学家松田定久
［２９］认为，中国古代种植的苜蓿正是紫花苜蓿（犕犲犱犻犮犪犵狅狊犪狋犻狏犪），而不是开黄花

的犕犲犱犻犮犪犵狅犳犪犾犮犪狋犪（注：野苜蓿）或犕犲犱犻犮犪犵狅犱犲狀狋犻犮狌犾犪狋犪（注：同犕犲犱犻犮犪犵狅犺犻狊狆犻犱犪，即南苜蓿）。

表１　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记载苜蓿种植的相关典籍

犜犪犫犾犲１　犚犲犾犪狋犲犱犫狅狅犽狊狅狀犪犾犳犪犾犳犪狆犾犪狀狋犻狀犵犪狀犱犮狌犾狋犻狏犪狋犻狅狀犻狀犎犪狀犱狔狀犪狊狋狔犪狀犱犠犲犻，犑犻狀犛狅狌狋犺犲狉狀犪狀犱犖狅狉狋犺犲狉狀犇狔狀犪狊狋犻犲狊

作者 Ａｕｔｈｏｒ 年代Ｄｙｎａｓｔｙ 书名Ｂｏｏｋ 考查内容Ｔｅｓｔｃｏｎｔｅｎｔ

司马迁ＳｉｍａＱｉａｎ［５］ 汉 Ｈａｎ 史记Ｓｈｉｊｉ 卷六十三大宛列传 ＤａｙｕａｎＬｉｅｚｈｕａｎｖｏｌｕｍｅ

６３；卷八宣帝纪第八ＸｕａｎｄｉＪｉＮｏ．８ｖｏｌｕｍｅ８

班固ＢａｎＧｕ［６］ 汉 Ｈａｎ 汉书 Ｈａｎｓｈｕ 卷二十四食货志ＳｈｉｈｕｏＺｈｉｖｏｌｕｍｅ２４；卷九

十六西域传ＸｉｙｕＺｈｕａｎｖｏｌｕｍｅ９６

崔萛ＣｕｉＳｈｉ［７］ 东汉ＥａｓｔｅｒｎＨａｎＤｙｎａｓｔｙ 四民月令ＳｉｍｉｎＹｕｅｌｉｎｇ 正月、八月ＬｕｎａｒＪａｎｕａｒｙ，ＬｕｎａｒＡｕｇｕｓｔ

许慎 ＸｕＳｈｅｎ（ｎｏｔｅ）［１７］

徐铉（校定）ＸｕＸｕａｎ（ｃｈｅｃｋｅｄ）

汉 Ｈａｎ

宋Ｓｏｎｇ

说文解字ＳｈｕｏｗｅｎＪｉｅｚｉ 说文解字第一下ＳｈｕｏｗｅｎＪｉｅｚｉ，１Ｂ

贾思勰ＪｉａＳｉｘｉｅ［８］ 北魏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Ｗｅｉ 齐民要术 ＱｉｍｉｎＹａｏｓｈｕ 卷二十九种苜蓿Ｚｈｏｎｇｍｕｘｕ，ｖｏｌｕｍｅ２９

杨之ＹａｎｇＸｕａｎｚｈｉ
［１８］ 北魏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Ｗｅｉ 洛阳伽蓝记ＬｕｏｙａｎｇＱｉｅｌａｎＪｉ 卷五洛阳城北伽蓝记ＬｕｏｙａｎｇＣｈｅｎｇｂｅｉＱｉｅ

ｌａｎＪｉ，ｖｏｌｕｍｅ５

郭璞ＧｕｏＰｕ［１９］ 晋Ｊｉｎ 尔雅注疏ＥｒｙａＺｈｕｓｈｕ 卷第八释草第十三ＳｈｉｃａｏＮｏ．１３ｖｏｌｕｍｅ８

葛洪ＧｅＨｏｎｇ
［２０］ 晋Ｊｉｎ 西京杂记 ＸｉｊｉｎｇＺａｊｉ 乐?苑Ｌｅｙｏｕｙｕａｎ

陶弘景ＴａｏＨｏｎｇｊｉｎｇ
［２１］ 南朝·梁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Ｌｉａｎｇ 本草经集ＢｅｎｃａｏＪｉｎｇｊｉ 菜部药物（上品）ＣａｉｂｕＹａｏｗｕ（ｔｏｐｇｒａｄｅ）

任窻ＲｅｎＦａｎｇ
［２２］ 南朝·梁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Ｌｉａｎｇ 述异记ＳｈｕｙｉＪｉ 卷下ＶｏｌｕｍｅＢ

作者不详 ＳｏｍｅｏｎｅｏｆＳｉｘ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
［２３］

不 晚 于 南 北 朝 Ｎｏｌａｔｅｒｔｈａｎ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ａｎｄ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

三辅黄图ＳａｎｆｕＨｕａｎｇｔｕ 卷四苑囿Ｙｕａｎｙｏｕ，ｖｏｌｕｍｅ４

表２　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苜蓿”名称

犜犪犫犾犲２　犃犾犳犪犾犳犪狀犪犿犲犲狏狅犾狌狋犻狅狀犻狀犎犪狀犱狔狀犪狊狋狔犪狀犱犠犲犻，犑犻狀犛狅狌狋犺犲狉狀犪狀犱犖狅狉狋犺犲狉狀犇狔狀犪狊狋犻犲狊

作者Ａｕｔｈｏｒ朝代Ｄｙｎａｓｔｙ 文献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名称Ｎａｍｅ 描述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班固ＢａｎＧｕ［６］ 汉 Ｈａｎ 汉书·西域传 Ｈａｎｓｈｕ·

ＸｉｙｕＺｈｕａｎ

目宿 Ｍｕｓｕ 宾地平、温和，有目宿。俗耆酒，马耆目宿。……汉使?蒲陶目宿

种归。Ｋａｓｍｉｒａｈｏｒｉｚｏｎ，ｍｉｌｄ，ｗｉｔｈｍｕｓｕ．Ｔｈｅｃｕｓｔｏｍｓｌｉｋｅｔｏ

ｄｒｉｎｋ，ｈｏｒｓｅｌｉｋｅｔｏｅａｔｍｕｓｕ．ＩｎｔｈｅＨａｎＤｙｎａｓｔｙ，ｔｈｅ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

ｂｒｏｕｇｈｔｂａｃｋｔｈｅｓｅｅｄｓｔｏｔｈｅｈｏｓｔ．

许慎ＸｕＳｈｅｎ［１７］ 汉 Ｈａｎ 说文解字ＳｈｕｏｗｅｎＪｉｅｚｉ 目宿 Ｍｕｓｕ 芸，草也。似目宿。Ｙｕｎｉｓａｋｉｎｄｏｆｇｒａｓｓ，ｉｔｌｏｏｋｓｌｉｋｅｍｕｓｕ．

崔萛ＣｕｉＳｈｉ［７］ 汉 Ｈａｎ 四民月令ＳｉｍｉｎＹｕｅｌｉｎｇ 牧宿 Ｍｕｓｕ 正月可种春麦……牧宿。牧宿子及杂蒜，亦可种。ＩｎｔｈｅｌｕｎａｒＪａｎ

ｕａｒｙ，ｓｐｒｉｎｇｗｈｅａｔ，ｏｒｍｕｓｕｃａｎｂｅｐｌａｎｔｅｄ．Ｐａｓｔｕｒｅｓｅｅｄａｎｄｍｉｓ

ｃｅｌｌａｎｅｏｕｓｇａｒｌｉｃｃａｎａｌｓｏｂｅｐｌａｎｔｅｄ．

郭璞ＧｕｏＰｕ［１９］ 晋Ｊｉｎ 尔雅注疏ＥｒｙａＺｈｕｓｈｕ
艹
牧蓿 Ｍｕｘｕ 权，黄花。郭璞注：今谓牛芸草为黄华。华黄，叶似艹牧蓿。Ｙｅｌｌｏｗ

ｆｌｏｗｅｒ．ＧｕｏＰｕｎｏｔｅＮｉｕＹｕｎｇｒａｓｓｉｓＨｕａｎｇＨｕａ．Ｌｅａｖｅｓｌｉｋｅｍｕｘｕ．

葛洪ＧｅＨｏｎｇ
［２０］ 晋Ｊｉｎ 西京杂记ＸｉｊｉｎｇＺａｊｉ 怀风、光风、连枝草

Ｈｕａｉｆｅｎｇ，Ｇｕａｎｇｆｅｎｇ，

Ｌｉａｎｚｈｉｃａｏ

苜蓿一名怀风，时人或称之光风。……茂陵人谓之连枝草。Ａｌｆａｌｆａ

ｗａｓｎａｍｅｄＨｕａｉｆｅｎｇｗｈｅｎｐｅｏｐｌｅｃａｌｌｅｄＧｕａｎｇｆｅｎｇ．Ｍａｏｌｉｎｇｐｅｏ

ｐｌｅｃａｌｌｅｄｉｔＬｉａｎｚｈｉｃａｏ．

３　苜蓿的引种及其分布

３．１　引种苜蓿

汉武帝时，汉使从大宛将苜蓿种子带回长安，武帝命人将其种在离宫别观旁，从此我国开始了苜蓿种植。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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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历史被司马迁［５］在《史记·大宛列传》中记下：“马嗜苜蓿。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肥饶地。及

天马多，外国使来众，则离宫别观旁尽种蒲萄、苜蓿极望。”《汉书·西域传》［６］也有类似记载：“汉使采蒲陶、目宿种

归。天子以天马多，又外国使来众，益种蒲陶、目宿离宫馆旁，极望焉。”可见，起初汉朝皇帝种植苜蓿的目的，一是

作为御马饲草，二是作为观赏。而在后来，当西域的外国使节越来越多，以及从大宛过来的马匹亦越来越多，在离

宫别苑旁边全部种植了葡萄和苜蓿，其种植面积达到了一望无际。以上是记载我国引种苜蓿的最早史料［３０］。

３．２　苜蓿的种植分布

３．２．１　陕西　　最初汉武帝命人将汉使从西域引入的苜蓿种在了京城（长安）宫院内，如皇家园囿
［２０，２３］（上林

苑、乐?苑），用作马的饲料或观赏植物。据南朝·梁陶弘景［２１］记载：长安中乃有苜蓿园。中国古代农业科技编

纂组［３１］指出，西汉的京都在长安，苜蓿种在“离宫别馆旁”，当在渭河附近的咸阳、临潼、栎阳一带，要供应天子的

很多马和外国使者的马吃草，苜蓿不可能种得过远和过少，势必比较集中。后苜蓿传至民间，乃至遍于关中［３２］，

进而在宁夏、甘肃一带推广。周国祥［３３］指出，苜蓿在陕北“天封苑”养马区域广泛种植。据２００８年３月２４日的

西安晚报［３４］报道，榆林南郊一处汉墓出土了一批农作物种子，其麻子中间杂有少许苜蓿籽（种子），经有关部门鉴

定后认为，这批种子为东汉汉和帝刘肇期间的种子，即公元８９年，距今已有１９００多年的历史。这说明东汉时期

榆林地区就已有苜蓿种植。王毓瑚［３５３７］指出，汉帝国时期，政府在西北一带设立了许多规模很大的养马场，一定

是大量种植过苜蓿。以后从三国一直到南北朝末年，４个世纪之中，大部分时间黄河流域处于战乱状态，为了维

持大量军马，各族的统治者显然也都重视牧草的种植，特别是苜蓿的广泛种植可想而知。唐启宇［３８］亦认为，东汉

时作为蔬菜的苜蓿，在黄河流域就有普遍种植。唐欧阳询［２５］记载：汉伐匈奴，取大麦、苜蓿等，示广地。又记载，

所获其龙驹骥子，百队千群，更开苜蓿之园，方广［２５］。

３．２．２　甘宁青　　汪受宽
［３９］指出，《汉书·西域传》记载：“天子以天马多，又外国使来众，益种蒲陶、目宿离宫馆

旁，极望焉。”天子的离宫馆都在长安以外，包括甘肃诸郡，颜师古［４０］《汉书·西域传》注曰：“今北道诸州旧安定、

北地之境（两郡毗连，则今宁夏黄河两岸及迤南至甘肃东北等地），往往有目宿者，皆汉时所种也。”汪受宽［４１］进一

步指出，苜蓿从西域传入汉，河西走廊是第一站，凉州尤其是河西地区都有苜蓿种植。凉州是西汉武帝所置十三

刺史部之一，管辖敦煌（治今甘肃敦煌）、酒泉（治今甘肃酒泉肃州区）、陇西（治今甘肃临洮）、张掖（治今甘肃张掖

甘州区）、武威（治今甘肃武威凉州区）、金城（治今甘肃兰州）、天水（治今甘肃通渭西）、安定（治今宁夏固原）８郡。

东汉时凉州部管辖范围扩大，除原辖８郡（天水郡改名汉阳郡）外，又将武都（西汉治今甘肃西和南，东汉治今甘肃

成县西）、北地（西汉治今甘肃庆阳宁县西北、东汉治今宁夏吴忠市西南）二郡划归其管辖。总之，所谓两汉的凉

州，大体包括今甘肃、宁夏及青海省东部农业区［３９，４１］。中国历史大辞典·历史地理卷编撰委员会［４２］认为，汉代凉

州辖境相当于今甘肃、宁夏、青海湟水流域，陕西定边、吴旗、凤县、略阳和内蒙古额济纳旗一带。这也说明在两汉

时期，甘肃、宁夏及青海省东部农业区及内蒙古西部就已广泛种植苜蓿了。据２００２年５月１５日新华网
［４３］报道，

从甘肃敦煌汉代悬泉置遗址出土的多种农作物种子与遗核，最近已被确认是２０００多年前中国古人的食物。据悉

此次发掘出的农作物多属于西汉时期，其中蔬菜籽有苜蓿籽、韭菜籽和大蒜等。悬泉置遗址位于甘肃省敦煌市与

瓜州县之间的交界处，为两地的交通要道，附近有汉、清两个时代的烽燧遗址。这说明在汉代、晋代敦煌市与瓜州

县一带就有苜蓿种植［４４］。

３．２．３　新疆　　据考古资料显示，在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楼兰、尼雅（精国）、于阗国、鄯善国、吐鲁番（高昌）等西

域地区均有苜蓿分布。在尼雅遗址出土的?卢文书［４５］对苜蓿也有记载，如２１４号文书：“由莎阁提供面粉十瓦查

厘，帕利陀伽饲料十五瓦查厘，三叶苜蓿和紫首蓓三份，直到磗弥为止。”南疆与大宛有道路相通，交往便捷，南疆

极有可能在汉代时已经种植苜蓿［４６］。从塔里木盆地南缘出土的?卢文书记载看，东汉至魏晋时期的南疆己有苜

蓿的种植。另一?卢文书［４５］记载了鄯善国王向其民众征收紫花苜蓿和三叶苜蓿的情况。２７２号简牍敕谕中称：

“饲料柴（紫）苜蓿亦在城内征收。”一份国王的敕谕中也提到，要求精绝向各国王的使臣提供三叶苜蓿和紫花苜

蓿。魏晋时期在楼兰的军垦地区也广泛种植苜蓿以饲养牲畜。

３．２．４　黄河中下游　　李长年
［４７］研究认为，《齐民要术》所讨论的农业生产范围，主要在黄河中下游，大体包括

山西东南部、河北中南部、河南的黄河北岸和山东。《齐民要术·种苜蓿第二十九》所讨论的苜蓿可能就是这个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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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苜蓿种植管理经验。另外，在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重建洛阳城，并建了名为光风园的皇家菜园。北魏杨

之［１８］《洛阳伽蓝记》载“大夏门东北，今为光风园（即苜蓿园），苜蓿生焉。”在皇家华林园中也建有蔬圃，种植各

种时令蔬菜，其中就有苜蓿。另据《述异记》［２２］记载：“张骞苜蓿园，今在洛中，苜蓿本胡中菜也，张骞始于西戎得

之。”

４　苜蓿的种植

４．１　苜蓿的栽培管理

４．１．１　汉代苜蓿栽培管理　　最早记载苜蓿栽培技术的是东汉崔萛
［７］的《四民月令》，对种植牧宿的季节有详细

记载。即除正月可种苜蓿外，七月、八月也可种苜蓿。由此可知，在东汉时期，苜蓿就有了春播、夏播和秋播的分

期播种技术。虽然苜蓿可在春天播种，但其效果不如秋种，崔萛［７］指出，“（正月）牧宿子及杂蒜，亦可种，此二物皆

不如秋。”这是因为春天少雨干旱、多风低温，不利于苜蓿种子萌发，抓苗困难；而七、八月（阴历）降雨多，土壤墒情

好，温度较高，有利于苜蓿种子的萌发与幼苗生长。在苜蓿刈割方面，《四民月令》指出，“五月，刈英刍……，又曰，

七月，可种目宿，……刈刍茭。”中国农业科学院、南京农学院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４８］指出，《四民月令》所说种苜

蓿，也许春初用嫩尖作蔬菜，但作饲草利用是主要的，一年可刈割三次，即五、七、八月，《四民月令》所说五月刈英

刍，可能是为了当时饲喂（即鲜喂），但七、八月刈割苜蓿可能为了晾晒干草，为冬天和早春贮备饲草。缪启愉［２６］

指出，《四民月令》中的“英刍”就是指开花而未结实的青草。由此可见，在汉代人们就掌握了苜蓿刈割的最佳时

期。另外，在楼兰遗址出土的汉简［４９］中对苜蓿灌溉有记载，“从掾赵辩言谨案文书城南牧宿以去六月十八日得水

天适盛”。胡平生［５０］指出，此简在讲，当时驻扎在楼兰的军队在城南种有苜蓿，赵辩可能奉命到城南苜蓿地执行

任务，他在报告中讲，阴历六月十八日苜蓿得到了灌溉，生长情况良好［５１］。

４．１．２　魏晋南北朝苜蓿栽培管理　　北魏贾思勰
［８］的《齐民要术·种苜蓿》对苜蓿种植技术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和详细记载。当时苜蓿既在水地上种植，又在旱地上种植，二者在耕作播种技术上有一定的差异。在水地上种植

苜蓿，贾思勰［８］指出：“地宜良熟，七月种之，畦种水浇，一如韭法。亦一剪一上粪，铁耙耧土令起，然后下水。”就是

说种苜蓿要选好地，可在七月播种，播种前要作畦，下种后浇水，一切和种韭菜的方法一样。在田间管理方面，每

刈割一次后均要施肥，并用铁耙将表土耧松，然后浇水。贾思勰［８］在《齐民要术·种葵》中对作畦有详细的说明，

畦：长十二尺（两步），阔六尺（一步）（后魏的尺，１尺＝０．２８ｍ），即畦长３．３６ｍ，宽１．６８ｍ。畦大了浇水难得均

匀，而且畦里是不允许人踏入。把畦土深深掘起，再用熟粪和掘起的土对半相混，然后均匀撒在畦里，厚约一寸，

用铁齿耙耧过，把土混合均匀，再用脚踏实踏平；接着浇水，让地湿透。待水渗尽了进行播种。播种的方法与种韭

菜相同，即用容量一升大的盏子倒扣在畦面上，扣出圆圈来，将种子播在圆圈内。将熟粪和土对半和匀的土均匀

在种子上面，厚约一寸［１４］。由此可见，当时就开始了苜蓿的精耕细作。

贾思勰［８］同时指出了在旱地上种植苜蓿的要求，即“旱种者，重耧耩地，使垄深阔，窍瓠下子，批契曳之。”在大

田旱地种苜蓿时，要用耧将地耧过两遍，让垄又深又宽，用窍瓠（点葫芦，即一种手持播种器，内蒙古赤峰地区迄今

仍在沿用此播种器）下种，然后拖着批契（一种覆土器［１４］）覆土（这种技术类似于现在北方旱地播种苜蓿采用的深

开沟浅覆土的方法），并且贾思勰［１３］也复引了崔萛“七月八月，可种苜蓿。”可见，他也提倡旱地苜蓿在七、八月（阴

历）播种为好。

在苜蓿田间管理方面贾思勰［８］也进行了论述，即“每至正月，烧去枯叶地液，辄耕垄，以铁齿钅
!

楱钅
!

楱之，更

以鲁斫?（ｚｈú）其科土，则滋茂矣。”在正月时，要将苜蓿地中的枯枝落叶烧掉。到地解冻后，要及时耕翻垄（垄

背），用铁齿耙耙地一遍（即对苜蓿地进行浅层松土），再用粗锄将科土（生土块）敲碎，这样苜蓿就会生长得很旺

盛，不然苜蓿就会生长不良。苜蓿地可“一年三刈”，倘若“留子者一刈则止。”

４．２　苜蓿的利用

４．２．１　苜蓿饲用　　自汉武帝时苜蓿传入我国，当时主要作为马的饲草进行种植。据考证
［５２］西汉武帝时，国有

马匹多达４０万匹，民马尚不在内，如此庞大的马匹饲养量，需要大量的优质饲草。所以各郡县太仆属官除厩、苑

令丞外亦专设农官，经营农业，以供饲料。崔萛［７］在《四民月令》所说种苜蓿，主要还是用于马的饲草，一年刈割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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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即五月、七月和八月都可“刈刍茭”［４１］。崔萛所说的五月苜蓿刈刍茭，也许是为了当时的饲喂，但七、八两月的

刈刍茭大部分是为了预贮冬季和春季的饲草。种植、刈割、贮藏充足的干草，乃是为牲畜准备富有营养的饲草。

所谓“茭”，《说文解字》［１７］曰：“茭，干刍也。”颜师古［４０］在《汉书·沟洫志》注曰：“茭，干草也。谓收茭草及牧畜产

于其中”。邹介正等［５３］指出，汉代为了发展养马从西域引入紫花苜蓿，并广泛采用“刈刍”和“积茭”的办法储备过

冬草料，以保证马匹的安全越冬。贾思勰［８］指出，“（苜蓿）长宜饲马，马尤嗜此物，长生，种者一劳永逸。都邑负

郭，所宜种之。”就是苜蓿长大之后，可以喂马，马非常喜欢吃。苜蓿寿命很长，种一次可利用多年。

在吐鲁番地区出土的一件北凉时期的文书，其中提到在学的儿童要从役“芟刈苜蓿”［５４］。据柳洪亮［５５］记载：

“北凉高昌内学司成白请查刈苜蓿牒：‘内学司成令狐嗣〔白〕：□□□辞如右，称名堕军部，当刈蓿。长在学，偶即

书，承学桑役。投辞□差检，信如所列，请如辞差刈蓿……。’”《北凉承平年间 （公元前４４３－４０６年）高昌郡高昌

县赀簿》记载的田地类型包括常田、卤田、石田、沙车田、无他田、无他潢田及桑田、葡萄田、苜蓿田、枣田、瓜田等。

苜蓿田属于非粮作田，并记有苜蓿田４亩
［４９］。１９９７年吐鲁番洋海一号墓地出土的阚氏高昌文书

［５６］，其中《阚氏

高昌永康年间（４６６－４８５年）供物、差役帐》有涉及交纳苜蓿等物的内容。如“樊同伦致艹牧宿”、“张寅虎致高宁艹牧

宿”。文书中的“致”即为“交纳”的意思。目前对“致高宁艹牧宿”的解释有两种，即高宁苜蓿是高昌地区所种苜蓿

的品种名称，还有人认为高宁苜蓿是指在高宁县征收的苜蓿［５７］。高宁为现今的葡萄沟，是当时高昌国赋役负担

最繁重的地区。焉耆王一行来到高昌城，需要大量的苜蓿用于他们所乘马匹的饲喂，当地征收苜蓿不够饲喂，所

以还得从高宁县征收苜蓿以作补充。尼雅遗址出土的?卢文书资料中曾有官方征收紫花苜蓿作为皇家牲畜饲料

的记载，而根据目前的资料，精绝国种植紫花苜蓿土地的面积当不会小于他们种植粮食的土地面积，这是由于他

们饲养大量的骆驼、马、牛、驴等大牲畜所必需的。吕卓民等［５８］指出，在楼兰、尼雅出土的?卢文中，记有苜蓿作

为税种征收，可见当时苜蓿种植的广泛性和普遍性。韩鹏［５９］指出，高昌地区不仅食用羊牛肉，前期“食肉以猪为

主，羊、牛次之。鉴于后期猪的饲养量明显减少，而相对粗放的家畜牧放获得很大发展，种植广、产量高的苜蓿满

足了家畜及野外放牧对饲草的要求，……。”

据《中国所出?卢文文书·沙海古卷》［６０］记载：“现在肤派奥古侯阿罗耶出使于阗。为处理汝州之事，还嘱托

奥古侯阿罗耶带去一匹马，馈赠于阗大王。务必提供从沙精绝之饲料。由莎提供面粉十瓦查厘，帕利陀伽饲

料十五瓦查厘和紫花苜蓿两份，直到（２１４底牍正面）”，该文书中还有：“再由精绝提供谷物饲料十五瓦查厘，帕利

陀伽饲料十五瓦查厘，三叶苜蓿和紫花苜蓿三份，直到磗弥为止（２１４底牍正面）”的记载。敕谕文书中提到了鄯

善国王将马匹作为礼物馈赠给予阗国王的情况，鄯善国王要求沿途各地要为马匹提供紫花苜蓿等饲料。在另一

件文书也对紫花苜蓿有记载：“国事无论如何不得疏忽。饲料紫花苜蓿亦在城内征收，ｃａｍｄｒｉ、ｋａｍａｍｔａ、茜草和

ｃｕｒｏｍａ均应日夜兼程，速送皇廷（２７２皮革文书正面）。”
［４３］由此可见，紫花苜蓿是一种重要的饲料，作为国事在城

内征收。这些文书记载反映了苜蓿在汉晋时期西域的饲用情况［６０６２］。

４．２．２　苜蓿食用　　汉代开辟的“丝绸之路”沟通了我国与中亚、西亚各国的商业渠道。先后引进了苜蓿、大蒜

等蔬菜，其后在我国各地普遍栽种［６３］。崔萛［７］在《四民月令》既将苜蓿当饲草栽培，亦将其作蔬菜栽培，在其提到

的２０来种蔬菜中，记载了苜蓿在一年可分３次播种，首次播种在正月，其余两次可在七、八两个月播种，前后两次

播种期相隔五、六个月之久，苜蓿幼
"

时可食。可见这是有意的分期播种，目的在提供土地利用率和延长苜蓿供

应时间［３］。贾思勰［８］亦指出，“春初既中生，豼为羹，甚香……都邑负郭，所宜种之。”就是在初春（菜少）时候，苜蓿

可以生吃，做汤也很香。据南朝·梁陶弘景［２１］《本草经集注》记载：“长安中乃有苜蓿园，北人甚重此，江南人不甚

食之，以无气味故也。”与秦汉前期相比，自汉武帝之后蔬菜种类明显增多，特别是在东汉，苜蓿已被列入一般农业

生产的范围，在黄河中下游地区既作为饲草，又作为蔬菜被广为栽培［１，６４］。

４．２．３　苜蓿园林观赏　　在两汉魏晋南北朝，苜蓿不仅是重要的饲草，而且也是为数不多的蔬菜，同时也是皇家

园林中的观赏植物。据晋葛洪［２０］《西京杂记·乐?苑》记载：“乐?苑自生玫瑰树，树下多苜蓿。苜蓿一名怀风，

时人或亦谓之光风。风在其间，常萧萧然，日照其有光采，故名苜蓿为怀风，茂陵人亦谓之连枝草。”《汉书·宣帝

纪》［６］曰：“三年春，起乐?苑。”“乐?苑，在杜陵西北，宣帝神爵三年［３］（公元前５９年）春起”
［２０］。任窻［２２］在《述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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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有这样的记述：“张骞苜蓿园，今在洛中，……”。北魏孝文帝在洛阳建有名为光风园（苜蓿园）的皇家菜园，据

《洛阳伽蓝记》［１８］记载：“大夏门东北，今为光风园，苜蓿生焉。”

从《史记·大宛传》［５］和《汉书·西域传》［６］对苜蓿的记载可知，苜蓿引进我国初时，还只是汉宫苑囿中珍贵的

植物，主要用于喂马的，而且设有专人管理，如《后汉书·百官志》［６５］记载“目宿宛宫四所，一人守之。”这说明设置

一个农场主任指挥４个生产队似的
［３０，６６］。这是我国记载苜蓿农事最早的史料。另据孙星衍［６７］《汉官六种》载：

“长乐厩，员吏十五人，卒驺二十人，苜蓿苑官田所一人守之。”是说京师长乐厩有专门种植苜蓿的苑田。《汉律摭

遗·厩律》［６８］也记有“苜蓿苑”。

４．２．４　商品苜蓿　　早在汉代苜蓿就已成为商品进行买卖交易。据《敦煌汉简》
［６９７０］记载：“□□□□□益□欲

急去 恐牛不可用今致卖目宿养之目宿大贵束三泉留久恐舍食尽今且寄广麦一石”。古代“买卖”同字。简文中记

述的是王莽时期物价上涨后，每苜蓿束３泉（钱），主人担心买来的苜蓿不够喂牛，于是主人又准备了一石麦（类）

作为牛的饲料［７１７２］。由此看出，在汉代苜蓿已成为一种商品在出售，同时也反映出当时敦煌地区苜蓿种植面积之

大［３０］。

５　汉代引种栽培苜蓿的意义

众所周知，我国苜蓿是从汉代开始种植的，颜师古［４０］在《汉书·西域传》注曰：“今北道诸州旧安定、北地（两

郡毗连，则今宁夏黄河两岸及迤南至甘肃东北等地）之境，往往有目宿（苜蓿）者，皆汉时所种也。”说明汉时苜蓿已

向西北牧区推广，颇为广泛［３］，从汉代到唐代乃至现在苜蓿在西北得到广泛种植，汉代苜蓿引入的结果及其深远

影响可见一斑。梁家勉［３］指出，饲草和饲料是发展畜牧业的物质基础。汉代优质饲草苜蓿的引入试种和推广，既

是我国畜牧业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也是我国草业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它标志着我国栽培草地（或人

工种草）的开始，不仅开创了我国苜蓿种植的新纪元，而且也开创了我国栽培草地建植的新纪元，在我国栽培草地

建植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在汉代，苜蓿得到广泛种植，作为马的重要饲料，对繁育良种马，增强马牛的体质和挽

力，都发挥了一定作用［７３７５］。大量的马匹输入，对汉代社会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壮大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马吃苜

蓿后增加了体质，不仅促进了汉代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也促进了国防事业的发展，为边疆的保护做出了贡

献［７６］。苜蓿引入的作用及影响绝不仅于此，陈竺同［７７］认为，除充畜类饲料外，更可作绿肥原料，对于农业是有好

处的。苜蓿嫩苗还可作蔬菜；它并能结小荚，老则黑色，内有实如郘米，可酿酒，亦可作饭，以防备年成饥荒。范文

澜［７８］指出，汉代引入种植苜蓿极大地丰富了我国的物产，特别是农作物，同时也使我国有了最优良的饲草，不论

是对当时的农业还是畜牧业乃至国防事业都有极大的影响，甚至苜蓿对今天的农业、畜牧业也有极大的影

响［７９８１］。在我国苜蓿大面积种植的地区，都有其优良的家畜品种，苜蓿对育成秦川牛、晋南牛、早胜牛、南阳牛、关

中驴、早胜驴等古老的著名家畜品种起到了直接的、十分重要的作用［１，８２］。不仅如此，苜蓿的引进实际上已成为

象征汉代中西交流取得历史性进步的文化符号，唐人王维《送刘司直赴西安》诗：“苜蓿随天马，葡桃逐汉臣。”反映

了天马对苜蓿悠远的依从关系，为西汉时期东西交流的成就，保留了长久的历史记忆［８３］。

６　小结

自汉武帝时苜蓿引种成功，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苜蓿得到了快速发展，特别是在北方苜蓿得到广泛种植，新

疆、甘肃、宁夏和陕西及青海东部、内蒙古西部及黄河中下游等都有种植。尽管西汉《?胜之书》没有介绍在关中

广泛种植苜蓿的技术，但东汉《四民月令》介绍了当时苜蓿的播种、刈割技术，成为最早记载苜蓿栽培技术的书籍。

到了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种苜蓿》详细总结了水地、旱地的苜蓿栽培、田间管理及利用技术，有些技术沿用至

今，如播种技术、刈割制度、早春松土等。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苜蓿主要以饲草利用为主，特别是以饲喂马匹为

主，在春季苜蓿幼
"

时也可用于蔬食，同时作为观赏植物，皇家园林中也有种植。同时，苜蓿在汉代就作为一种商

品在进行交易，并且征收苜蓿草已成为国家大事，设有专门种植苜蓿的苜蓿苑和管理苜蓿生产的机构，并以厩律

形式固定下来，并设有苜蓿税。研究考证发现，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对苜蓿的种植是非常重视的，并且苜蓿种植

技术堪称一流，这对重振我国苜蓿种植具有积极的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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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６］　ＸｉｏｎｇＴＪ．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ｕｌｔｕｒｅＴｏｎｇｚｈ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ｏｆＱｉｎａｎｄＨａｎ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Ｍ］．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Ｐｅｏｐｌｅ’ｓ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Ｈｏｕｓｅ，

１９９８．

熊铁基．中国文化通志·秦汉文化志［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

［７７］　ＣｈｅｎＺＴ．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ｎｄ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ＨａｎＤｙｎａｓｔｙａｎｄｔｈｅＷｅｓｔｅｒｎＲｅｇｉｏｎｓ［Ｍ］．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Ｐｅｏｐｌｅ’ｓ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Ｈｏｕｓｅ，１９５７．

陈竺同．两汉和西域等地的经济文化交流［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７．

［７８］　ＦａｎＷ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Ｂｅｉｊｉｎｇ：Ｔｈ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０．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０．

［７９］　ＷａｎｇＹＨ．Ｄａｔａ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ｎｉｍａｌＨｕｓｂａｎｄｒｙＨｉｓｔｏｒｙ［Ｍ］．Ｂｅｉｊｉｎｇ：ＳｃｉｅｎｃｅＰｒｅｓｓ，１９５８．

王毓瑚．中国畜牧史资料［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５８．

［８０］　ＷａｎｇＺＬ．ＣｅｎｔｒａｌＡｓｉａｎ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ｎｃｉｅｎｔＶｏｌｕｍｅ（ｏｎｅ）［Ｍ］．Ｕｒｕｍｃｈｉ：ＸｉｎｊｉａｎｇＰｅｏｐｌｅ’ｓ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Ｈｏｕｓｅ，２００４．

王治来．中亚通史·古代卷（上）［Ｍ］．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

［８１］　ＣｈｅｎＷ Ｈ．Ｔｈｅ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ＡｎｃｉｅｎｔＣｈｉｎａ［Ｍ］．Ｎａｎｃｈａｎｇ：Ｊｉａｎｇｘｉ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５．

陈文华．中国古代农业文明［Ｍ］．南昌：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２００５．

［８２］　ＨｕＺＺ．Ｔｈｅ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ｉｎ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ｐｒａｔａ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ｉｎＣｈｉｎａｏｆ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ａｎｄＴｕｒｆ，２０００，（１）：１２１５．

胡自治．人工草地在我国２１世纪草业发展和环境治理中的重要意义．草原与草坪，２０００，（１）：１２１５．

［８３］　ＬｉＤＦ．Ｑｉｎ［Ｍ］．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Ｐｅｏｐｌｅ’ｓ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Ｈｏｕｓｅ，２００２．

黎东方．细说秦［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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